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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一 極 到 兩 行 
 

傳道書之（四）6:1-7:22 

引言、這也是「實用主義」 

 

許多人以為，「信仰」（特別是所謂「正統信仰」）與「實用」這兩個詞總是拉不著邊的，因

為「實用」總是使人聯想到現世、短視、功利和鄙俗等負面的事物，而「信仰」呢，則是長

久、永恆、理想和崇高等正面的事物，兩者截然相反。換言之，就是講求「實用」的人一定

沒有甚麼「信仰」，而講求「信仰」的人也一定不很理會是否「實用」。不過，只要大家懂得

動態、立體地看，就會知道事實絕非如此簡單。 

 

第一、講求「實用」的人其實是很有「信仰」的。他有甚麼「信仰」呢？表面上看，他「信

仰」的就是「實用」──即只要有用或實用的，他都會看為是「好」的。不過，事實亦非如

此簡單，因為講求「信仰」的人也可以同樣很講求「實用」。（見下一點） 

 

第二、講求「信仰」的人其實也可以非常講「實用」的。首先，為了傳達或實踐他們的「信

仰」，他們可以非想權宜通變，所謂「用諸般方法」，「用得」的他都會用，這也是「實用主

義」的一種呀！不僅如此，有「信仰」的人崇尚的長遠理想或永恆盼望，對於他們來說，其

實也是非常「切身有用」的事物，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呀！ 

 

總結上兩點，結論很簡單，就是所有講「信仰」的人都講「實用」，所有講「實用」的人都

講「信仰」。他們的真正分別，只是他們所「信仰」的「實用」有所不同，或他們以為「實

用」的「信仰」有所不同而已。（即你信這個「實用」，我信那個才「實用」）因為沒有人會

真心實意去做他認為「沒有用」的事，也沒有人會真心實意去做他「不相信」的事。人只會

做他「認為有用」的事，也只會做他「覺得可信」的事。所以，一切人都講究「實用」，也

同時講究「信仰」。說這個人講「信仰」，那個人講「實用」，是詞意上的嚴重誤用。 

 

請看傳道者，他傳講日光之上的真理，譬如上帝在掌管全局，這個自然是「信仰」，但也是

「實用」，因為這樣的「信仰」，對實際的人生有十足的安頓和指導作用，非常「實用」。傳

道者又大談日光之下「虛空的虛空」的人間真相，教人隨遇而安地應對世事，這自然很「實

用」，但也是「信仰」，因為人非有信，也不可能有這種洞見或接受這種教導。 

 

所謂「信仰」與「實用」其實是一體兩面：你若有這種版本的「信仰」，你就一定會追求這

種版本的「實用」。所以，大家不要誤信流言，以為聖經真理與基督信仰是「只講信仰不談

實用」的。大錯特錯！事實上，聖經真理與基督信仰講的是「最高境界的實用主義」，因為

它所傳達的「信仰」是一切「信仰」中最「實用」的一種，對來世固然「實用」，對今生也

非常「實用」。今天，我就會透過講解《傳道書》6:1-7:22，告訴大家傳道者的信息是多麼的

「實用」，「實用」到可以貫通人間與天上、現世到永恆。傳道者這種「實用主義」，文雅的

說法是「一極兩行」，粗鄙的說法是「一個目的地，兩條腿走路」。請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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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別忘了我們的「信仰平台」──日光之下 

 

這一節講到的，仍未是今篇講章的主體，卻又不只是個引言，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背景，或

說「平台」。甚麼「平台」呢？就是下文「一極兩行」（一個目的地，兩條腿走路）的信息的

重要前設。甚麼重要前設呢？下文再說。我們先看看傳道書第六章這個是甚麼「平台」。 

 

傳道書第六章是最「好解」也最「不好解」的經文，因為大同小異內容、信息甚至文字，在

前面五章幾乎全都出現過。我下面就給大家一個簡表比對一下： 

 

第六章 第一至五章 

6:1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2

就是人蒙上帝賜他資財、豐富、尊榮，以致他心

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

反有外人來吃用。這是虛空，也是禍患。 

2:21 因為有人用智慧、知識、靈巧所勞

碌得來的，卻要留給未曾勞碌的人為

分。這也是虛空，也是大患。 

 

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留給未努力的「外人」或「後人」享用，意思大同小異。 

6:3 人若生一百個兒子，活許多歲數，以致他的

年日甚多，心裏卻不得滿享福樂，又不得埋葬；

據我說，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4 因為虛

虛而來，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5 並且沒

有見過天日，也毫無知覺；這胎，比那人倒享安

息。6 那人雖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卻不享福，

眾人豈不都歸一個地方去嗎？ 

4:2 因此，我讚歎那早已死的死人，勝

過那還活著的活人。3 並且我以為那未

曾生的，就是未見過日光之下惡事的，

比這兩等人更強。 

因為人生際遇上的種種困苦，而寧願是個未出世見光的胎兒，意思大同小異。 

6:7 人的勞碌都為口腹，心裏卻不知足。8 這樣

看來，智慧人比愚昧人有甚麼長處呢？窮人在眾

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甚麼長處呢？9 眼睛所看

的比心裏妄想的倒好。這也是虛空，也是捕風。 

4:6 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

把，勞碌捕風。7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

下有一件虛空的事：8 有人孤單無二，

無子無兄，竟勞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錢

財為足。他說：「我勞勞碌碌，刻苦自己，

不享福樂，到底是為誰呢？」這也是虛

空，是極重的勞苦。 

做人不知足、不知止，勞碌一生卻連享受也不懂得，意思也大同小異。 

6:10 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定局了】，並知

道何為人，他也不能與那比自己力大的相爭。11

加增虛浮的事既多，這與人有甚麼益處呢？  

1:15 彎曲的，不能變直；缺少的，不能

足數。......3:14 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

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在日光之下，「人力」始終無法改變「天意」，意思也是大同小異。 

6:12 人一生虛度的日子，就如影兒經過，誰知道

甚麼與他有益呢？誰能告訴他身後在日光之下

有甚麼事呢？ 

5:15 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

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手中分毫

不能帶去。 

在日光之下，人一生的作為，到他死後總是白幹一場，意思也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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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第六章「好解」呢，是因為類似的經文，前面五章都講過、解過了，照抄就是了。我說

第六章「不好解」呢，是因為不明白為甚麼相類似的內容、信息甚至文字，要重複出現，全

無「新意」？（以後幾章還偶爾還有一些「新意」，但第六章卻是完全沒有，幾乎是完全重

複上文講過的東西，似乎沒有「存在」的必要。） 

 

原來，這章的「存在」有一個極大的作用，就是請你不要忘記，雖然經過了《傳道書》一至

五章，天上人間所有的重要的信息和事理你都聽過了，但事實上，你卻寸步也不曾離開過這

個「虛空的虛空」的人間，這個「日光之下無新事」的世界。你並未「得道」，更未曾「解

脫」。第六章極其掃興地「舊事重提」，正正是要體現這個「日光之下無新事」的悲悲慘慘的

人間真相，告訴你你沒有「超升」，你仍被重重「禁錮」在日光之下這個「生活平台」裡。 

 

當然，傳道者也有不時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天上的事」，但同樣重要的，是他也不時提醒我

們「不要忘記人間的事」。傳道者不是叫我們「忘記信仰」，而是叫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信

仰」所要實踐「落腳」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間平台」。架空這個「人間平台」，講些四平八

穩或天花亂墜的大道理，貌似虔誠，其實是十足十的偽善。傳道者卻用他的智慧與悲情，足

足花了一章聖經（第六章）來醒我們：「千萬不可以忘記這個『人間平台』！」 

 

基督信仰斷不是用來「改造世界」的（這是人本主義者的異端講法），也不是要把世界改造

到「宜於基督信仰」，然後才大搖大擺地去相信、去遵行。基督徒終此一生都必須「知命認

命」──他只能「活在這個相當不宜於基督信仰的世界」裡，並且就在這樣不利的「人間平

台」上面，跌跌撞撞、曲曲折折、左搖右擺地踐行基督信仰，到老到死。 

 

好了，奠基於《傳道書》第六章再三提醒我們的「人間平台」，基督徒的「信仰之路」又應

該要怎樣走下去呢？原來，下文第七章第一至廿二節，傳道者就很總括性地告訴我們，這條

信仰之路有一個非常「實用」的「走法」，就是「從一極到兩行」。先說「一極」。 

 

二、定睛於「一極」 

 

甚麼是「一極」呢？原來，一條「路」怎麼走法，很大程度上是決定於你的「目的地」，即

是你究竟要去哪裡。這就是我說的「一極」。對於人來說，他的「一極」又是甚麼呢？他終

其一生「會」走向以及「應」走去怎麼樣的「極限」呢？留意呀，大家看見我又說「會」又

說「應」，就知道人的「一極」並不是簡單的一回事，必須看得「立體」。 
 

首先，傳道者點明在日光之下，人最明顯的「一極」就是「肉身的死亡」： 
 

7:1 名譽強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2 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

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或作應當】將這事放在心上。 
 
這句「死是眾人的結局」，就將這個「一極」講得清楚明白，無可遁形。但人應該如何面對

這個「必有一死」的「一極」呢？我們看傳道者上下文的一些講法，很容易會誤會傳道者提

倡某種「人死如燈滅」或「一了百了」的講法。事實絕對不是。傳道者只是在某個層次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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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肉身的死」是人類參與日光之下的人間事務和享受現世福樂的「極限」，但是他並不認

為「肉身死亡」就是這個「一極」的全部內容，因為傳道者更加強調人有不會隨肉身死亡而

消失的「靈魂」，而死後更有從上帝而來的「審判」。所以，《傳道書》對人的「一極」的整

體解理，就剛好與《希伯來書》第 9 章 27 節的講法完全一致吻合：「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

死，死後且有審判。」《傳道書》表面上稀奇怪誕，好似有點「偏門」甚至「邪氣」，但它的

核心神學其實「正統」到不得了！ 

 

肉身的死亡只是人在日光之下的「一極」而已，但「故事未完」，因為在日光之上，他還要

接受神的審問並決定他永遠的歸宿（即我們慣常所謂的「永生」的問題）。所以，如何「立

體」地面對這個「整全的一極」，就成了生命中的「大學問」，也是傳道者的智慧之真為「大

智慧」而不是泛泛的「處世格言」的原因。 
 
因著有日光之下的「一極」──肉身的死亡，並由之而來的人終必會與一切人間事務與享樂

的「永別」，傳道者就講出了某種「不執著糾纏於人間是非得失」和「不如及時行樂」等講

法。但是與之同時，又因著有日光之上的「一極」──上帝的審問，並由之而決定的人的永

遠結局，傳道者又教訓我們要好好「掌握和管理今生」，好可以面對將來神的審問。 
 
至此或者有人會問：「日光之下有『一極』，日光之上又有『一極』，豈不是『二極』呢？」 
 
我的解答是：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只不過是同一個「極」的兩個「步驟」而已。《希伯來

書》說「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絕不是講人有「兩個結局」，一個是今

生的死亡，一個是死後的審判。經文的真義是人只有「一個結局（極）」，就是他被上帝審判

之後的永遠歸宿。至於「一死」與「死後審判」，只是「邁向」這個最後結局的必經「門檻」。

簡單說，人的肉身死亡、死後審判與永遠歸宿，就是構成人的「一極」（最終結局）的三個

必然的構成部分，所以不是「三極」，而是「一極」的三個層次或步驟而已。（有少數人不須

要經過肉身死亡，譬如以諾、以利亞和主回來時仍在世的人，但那是「例外」。） 

 

順帶講講，坊間有些講法，總喜歡將《傳道書》定性為一本專講「例外」、專講「反常」的

書，言下之意，是《傳道書》的信息只是針對「非一般」的情況來講的，再言下之意，是《傳

道書》是本「偏門之作」，即是基本上可以不理。事實是剛剛相反。《傳道書》講的正正是人

生與信仰裡最常的常情、最常的常理──「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老

實說，聖經書卷之中，倒是沒有哪幾卷像《傳道書》這樣將這個「定命」講得這樣「露骨」

和淋灕盡緻。我要強調，一個人如果連這個「定命」都不知道、不了解或不重視，就不要講

甚麼「福音」。不能充份掌握《傳道書》的「悲觀」，就不要傳講《福音書》的「樂觀」。  
 
言歸正傳，如何應對日光之下的一重「一極」──肉身的死亡，傳道者已經說了很多，我也

說了不少，現在是時候說一說如何應對日光之上的一重「一極」──上帝的審問。 
 

7:1
名譽強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

2
往遭喪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

家去；因為死是眾人的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 
 
甚麼是「名譽強如美好的膏油」呢？這句經文一定要扣住下一句「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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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解，才不致產生誤會。它的意思是「生前（靠膏油）馨香」不如「死後（憑名譽）馨

香」。但大家一定要留心，傳道者說的並不是我們要看重「名譽」的問題，因為這個只是比

喻而已。它要凸顯的，並不是「有名譽」比「沒有名譽」好，而是有某些「事情」要在「死

後」才會顯出它的重要性來的事實。這「事情」就是貫穿在《傳道書》裡明示暗示的「死後

審判」。這個「審判」和它的效果在你生前是不顯的，甚至連你自己及身邊的人也不感覺到

它的存在，但你死後，它就會「現身」了，並且它的重要性會壓倒你生前的一切，這就是「人

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的意思。 
 
原來，「肉身死亡」並不是一切的「終結」，而是一個遠為重要的「新開始」，所以「往遭喪

的家去，強如往宴樂的家去」。這裡講到的「宴樂」，大家不要理解為花天酒地，而是遭逢喜

慶而已。而所謂「喜慶」，不外乎是婚嫁生子之類，多與「出生」或「生育」有關，即總是

依乎「生總是喜，死總是悲」的人間俗套。但傳道者告訴我們，一個人的「死」其實也是他

的「生」──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新生」，比起慣常講的「生」更為重要，甚至重要到一個

地步，為著「預備死亡」（即迎見「第二次的生」），必要時，可以放輕甚至犧牲「今生」： 
 

3
憂愁強如喜笑；因為面帶愁容，終必使心喜樂。

4
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

在快樂之家。 

 
記得，這只是一個比喻的講法，你總不可能天天找一頭「喪家」去與人家一同發愁吧！而且

按《傳道書》的整全教訓，也沒有任何叫我們整天齋戒沐浴、愁眉苦臉的傾向。傳道者的真

正意思，是叫我們「生不忘死」，即是，活著的時候，總不要忘記自己是個終要面對「一極」

（死亡與審判）的凡人。至於所謂「智慧人的心在遭喪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樂之家」，自

然也不是叫你整天「哭喪」，而是叫你「居安思危」。總之，能夠越早對自己終必一死，終必

要面對審判的事實有所覺悟的人，就是越有智慧。這是傳道者極發人深省的大提醒。以下幾

節裡提到的「智慧」，我們也要從這方面去理解。 
 

5
聽智慧人的責備，強如聽愚昧人的歌唱。

6
愚昧人的笑聲，好像鍋下燒荊棘的爆聲；這

也是虛空。
7
勒索使智慧人變為愚妄；賄賂能敗壞人的慧心。

8
事情的終局強如事情的起

頭；存心忍耐的，勝過居心驕傲的。
9
你不要心裏急躁惱怒，因為惱怒存在愚昧人的懷

中。
10
不要說：先前的日子強過如今的日子，是甚麼緣故呢？你這樣問，不是出於智慧。 

 
經文裡出現許多描寫「智慧」的字眼，但這不是一段泛泛的「智慧論」，譬如教你怎麼待人

處世之類。扣緊上下文，這裡論到的智慧必然也是洞悉人生「極限」的終極智慧。「事情的

終局強如事情的起頭」，就再一次鏗鏘有力地提醒我們必須好好預備面對自己的「一極」，也

就是自己的「終局」。至於「不要說：先前的日子強過如今的日子」，義理相同，就是告訴你

「故事未完」，不要妄下定論，而且，事情的「終局」不單只強於「起頭」，也強於任何一個

「中段」。你若有智慧，就不只要看得「更遠」，而是要看到「最遠」。總而言之，人活著的

當下，卻能早早慮及自己的「一極」──肉身死亡、死後審判與永遠歸宿，那就是大智慧。 

 

好了，搞到滿腦子都是「一極」了，又「死亡」、又「審判」，又「永生」，卻是現在如何活

下去呢？還要在這個非常不理想的「生活平台」上活下去、信下去呢？講來講去，豈不是又

回到教條主義或敬虔主義的老路上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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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放心，傳道者斷不會是這種「級數」的。他沒有因為「人人終有一死」，於是就叫你馬上

辭工去「全時間事奉」，不要浪費時間在今生的「俗務」上云云；他也沒有因為「死後且有

審判」，於是就叫你一天到晚一絲不苟、戰戰兢兢地學做「聖人」，千萬不可以有半步的行差

踏錯云云。在《傳道書》裡頭，你完全看不見這類教條主義或敬虔主義的影子。這些講法，

就算帶著「基督教包裝」，其實都是按「一般的宗教邏輯」推論出來的「產品」而已，傳道

者的「信仰邏輯」卻是與此完全不同，非常另類。怎樣另類？請看下一節 

 

三、遊刃於「兩行」 

 

按照「一般的宗教邏輯」，抓住了「一極」（死亡、審判、永生）這個信仰前提之後，很自然

就會「推論」出修道主義或敬虔主義的信仰及生活模式，因為既然這「一極」是最要緊甚至

是唯一要緊的事，那麼，就當然要過一個「十足敬虔」的生活來預備進入這「一極」啦。 
 
傳道者「理論上」並不反對上述這種講法，不過，傳道者在高舉「預備一生迎見一極」這個

崇高的信仰「理想」的同時，他卻比一切「宗教家」更加講求「實用」。因為傳道者所深深

知道並予以極大同情的，就是芸芸眾生並不曾「離地半寸」，他們終其一生，都必需生活在

這個破破爛爛、苦罪糾纏的「人間平台」裡。再崇高偉大的信仰理想，就只能落實在這個低

下鄙俗的世界裡。於是，參明「一極」的真理固然需要大智慧，但如何在這樣不堪的「人間

平台」裡「活出信仰」，所需要的是更大的大智慧。這種智慧，我稱之為「遊刃於兩行」。【遊

刃是個典故，出自《莊子．養生主》，大家有興趣自己查一查。】 
 
但「定睛於一極」的智慧又如何可以生出「遊刃於兩行」的智慧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傳道者的腦袋是怎麼轉的。傳道者的邏輯其實也是挺簡單的，就是正

正因為「抓緊」了「一極」，所以，對人間的一切倒不必過分執著，而且，不只不必執著於

一時間的功名富貴和成敗得失，就連一般的是非對錯的觀念，以至泛泛的成矩戒律，都可以

放得輕鬆一些。總之，最終去到「一極」便可，中間的，有時就不得不「馬虎」一些。 
 
這種講法，好像很「驚人」甚至「離經叛道」，必定為某些「牧師」和「學者」所不恥。但

究其實，都不過是為求「實用」而已。記得，我們不是在「冷氣辦公室」裡「談信仰」，可

以講到四平八穩，天花亂墜，完全正統，隻字不差；我們卻是要在這個十分惡劣的「人間平

台」裡「踐行信仰」。要真正落實而非空談信仰，首先，你必須要先憑著「甚深的智慧」來

參明這是個「甚麼世界」： 
 

11
智慧和產業並好，而且見天日的人得智慧更為有益。

12
因為智慧護庇人，好像銀錢護

庇人一樣。惟獨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這就是知識的益處。
13
你要察看上帝的作為；

因上帝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14 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因為上帝使這兩樣並列，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甚麼事。
15
有義人行義，反致滅亡；

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這都是我在虛度之日中所見過的。 
 
經文裡又出現大量「智慧」，但不是泛泛的「處世格言」，而是參悟人間實相的大智慧。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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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怎麼樣的世界，怎麼樣的「人間平台」呢？──傳道者就憑這大智慧告訴我們，這個

世界裡，有許多人力改變不了的死局（上帝使為曲的，誰能變為直呢），有許多難以理解的

禍福際遇（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因為上帝使這兩樣並列，為的

是叫人查不出身後有甚麼事），還有許多違背公義，甚至違反我們的基本信念的事實（有義

人行義，反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即是，這個世界斷不是一個「基督教樂園」！ 
 
有人又或以為，傳道者講的是「例外」，是「反常」，不是「一般」或「正常」的情況。我要

告訴大家，「常」與「非常」，要看你拿著的「量尺」的長度（或說比例）究竟有多長。在比

較繁華太平的所謂民主社會裡生活了三、五十年的人，總會覺得這世界「天下太平」，「希望

無限」，不似傳道者說得這樣世態炎涼、全無希望。這其實是因為他們的「量尺」太短之故

──橫向上，他們沒有顧念尚有許多在各類苦罪中掙扎求存的人；縱向上，他們忘記歷史裡

延綿不斷的更多苦難和罪惡。三、五十的「太平」，其實算得甚麼呢？總之，你如果有大智

慧、大悲情，即你的「量尺」夠長的話，你民胞物與，顧念蒼生，飽覽歷史，思前想後，你

就會知道傳道者所說的其實是「正常」的人間真相。這就正如眼前有一條公路，你拿著你兒

子的「學生間尺」去這裡量一量，那裡量一量，就說這條路是筆直的，但你若有一把夠長的

尺，從路首拉到路尾，一量，就會知道這條路其實是彎彎曲曲的。 
 
大家再想想，人生一般是「七十寒暑」吧，活的日子是 365 X 70 = 25550 天，死的日子只

是 1 天，但你總不會因此而認為「人人都有一死」是個「例外」現象吧！？傳道者正是要以

他的大智慧告訴你，這「例外」的 1 天，才是人生中最「正常」的 1 天！所以，他教導你重

視這 1 天過於其餘的 25550 天！至於「好人有好報、惡人有惡報」，泛泛講好像是事實，但

只要你的「量尺」夠長、即標準夠高，對「好人」的定義不是「迪士尼」式的「好人」，而

是像屈原、岳飛那樣的仁人志士，同樣，你就會發現「好人沒好報」才是人間的「常規」。 
 
好了，明白到我們活著的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世界」後，我們就知道，正正為了要讓信仰能

夠「落地」，我們就不得不「八折收貨」、「六折收貨」，甚至「三折收貨」。當中真關鍵的倒

是如何「抓緊一極」，知道哪裡是必不可失的「底線」，至於其他的、次要的，就要懂得隨機

應變，能收能放了。明白了這個「平台」，下面的經文就好解了： 
 

16
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

17
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

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傳道者「不要行義過分，......不要行惡過分......」的說法，驟眼看，不但不符合「正統基督教」

的教訓，連一般的倫理道德的標準（譬如孔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都及不上。好些有

板有眼的「牧師」和「學者」就更看不上眼，於是，一是盡量迴避不提這類經文，甚至有意

無意「禁止」弟兄姊妹接觸這些聖經，一是曲曲折折地「解釋」這些經文，解到不似字面那

麼「偏激」或「邪氣」。譬如說「不要行義過分」不過是指不要太過律法主義或自義自大，「不

要行惡過分」也不是說「小惡」就可為，只是叫你不要「目無法紀」而已。這種解釋完全「抽

離」經文脈終，也「抽離」真實的人間──我們的「信仰平台」。 

 

在上文，傳道者再三提醒我們，記得我們是活在一個「無常」的世界裡，「有義人行義，反

致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並不是某些人以為的「例外」現象。不錯，「善惡到頭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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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不過那是到了「一極」，即人的死亡與被審判之後，才會全幅呈現的。日光之下，上

帝的審判一天未到，就總有許多「含混不清」的地方，斷不能拿著本「通書」死跟來生活行

事。世俗人的「通書」就是以為「夠惡夠奸」就一定可以生存；基督徒的「通書」就是以為

「夠好夠義」就一定可以通達。世事卻並不是這樣分明的。「不要行義過分，不要行惡過分」

的真義，就是告訴我們世俗人的「通書」固然不可信，但基督徒的「通書」，譬如所謂「正

規教訓」，我們也要「活學活用」，「知時知機」，不可以死心眼不轉彎。傳道者也指出「行義

過分」與「行惡過分」其實都是「自逞智慧」，亦即是「愚昧」的表現，意思是以為自己已

經「通達全局」和能夠「控制結果」，這種想法實在是太狂妄，必定自取滅亡。 

 

大家記得但以理吧，但我很疑心大家只留意到他怎樣「抗王命」繼續敬拜耶和華，後來被奸

臣打小報告，然後被丟下獅子坑，最後「奇蹟生還」，還「加官晉爵」的故事。於是，就以

為但以理一天到晚都跟巴比倫王尼布革尼撒過不去，一天到晚都在與那些「異教術士」們大

鬥法，並且次次都得耶和華奇蹟保守，戰無不勝。但你認真讀《但以理書》，再稍稍通點人

情世故，知道但以理處身於一個怎樣的「平台」，你就知道這是你自己或某些「牧師」虛構

出來的講法，事實斷非如此。 

 

但以理雖然身為巴比倫的「宗教部長」，但肯定沒有運用他的職權去「推廣猶太教」，更沒有

直接干涉或意圖消滅巴比倫的異教。但以理很知時知機，對於絕大多數政事，他根本就「隻

眼開隻眼閉」，盡量不與別人過不去。所謂「抗王命」繼續敬拜耶和華，但以理的做法其實

是非常「低調」的，他只是回到自己家裡打開個窗「如常」朝耶路撒冷敬拜而已，絕無任何

「激烈抗爭」的行動，更沒有號召所有同胞起來「反抗王命」，若非奸臣打小報告和從中挑

撥離間，尼布革尼撒根本就不會留到但以理的所謂「抗王命」行動，其「低調」的程度可想

而知。但以理到了晚年，更是默默無聞處於「隱居」狀態，甚麼「作為」也沒有。事實上，

但以理並不似我們慣常所理解的「先知」，而更像是一位「智者」──但以理知時知機，從

沒有妄想過在異教世界裡「推行」他的信仰，他知道他的使命不是「救世」，而是默默保存

百姓對耶和華的信仰，為天國「留種」，等待他日回歸復國。 

 

今天，大家同樣不要「天真」，以為自己活在甚麼「基督教世界」裡，那些所謂或不知所謂

的「基督教國家」或「基督教文化」，其實是假到不得了。踐行真理、傳揚福音是對的，但

你卻要知道這是個「甚麼世界」，所以一定要「量力而為」。除非你決意「殉道」（不是說說

而已），而上帝也真的到時候要你殉道，否則，你就「不要行義過分」。 

 

至於「不要行惡過分」，好像容許大家行些「小惡」似的，這種講法，也是許多道貌岸然的

「牧師」和「學者」以為萬萬不可的。但我懇請大家誠實，撫心自問，你真的沒行過若干「小

惡」麼？譬如搞搞人事、討討便宜、說說大話之類。在日光之下，如果事無大小都要「執到

正」，你還可以「生存」到今天麼？我見過太多自稱很講「原則」的人，事實上，他們只講

他們想講或在乎的所謂「原則」，別的，就一概不管，或根本看不見。想想，俄巴底在亞哈

和耶洗別手下，大衛逃亡投歸非利士人王手下，可以完全不幹點「違心」的「小惡」麼？只

有一天到晚躲在辦公室裡「空談信仰」的人，才會忍心指責他們。 

 

人生世上，就是有這許多的無可奈何，一言難盡，但這就是「人間」，也是我們唯一能真正

落實信仰的「平台」。如此「七折八扣」，不是對信仰馬虎，倒是出於不想辜負信仰，不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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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低貶為「虛懸半空」的「理想」，「做得一些得一些」的一片苦心孤詣而已。 

 
18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上帝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 

 

傳道者如此「通融」，教我們「遊刃於兩行」──即「左搖右擺」在極端之間權宜行事，不

過是為了「實用」，讓信仰能真正落實人間而已。事實上，上帝所求於我們的也不是理論上

的「完美」，而是實際上的「遵行」。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那些把理論講到十全十美

的人（像約伯那三個朋友），而是在實際上即使是「七折八扣」，也畢竟是有誠意、真心、努

力去踐行信仰的人（像但以理，俄巴底）。 

 

再看下文，我們就更看得到傳道者是多麼的「體貼」，又多麼的「實際」： 

 
19
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個官長更有能力。

20
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

沒有。
21
人所說的一切話，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聽見你的僕人咒詛你。

22
因為你心裏

知道，自己也曾屢次咒詛別人。 

 

只要你未致「中毒太深」，還有一點幽默感，這裡，「人所說的一切話，你不要放在心上，恐

怕聽見你的僕人咒詛你。因為你心裏知道，自己也曾屢次咒詛別人」，難道不會令你「會心

微笑（或苦笑）」麼？傳道者叫我們不要「行義過份」，因為除了在外面的「時勢」不容許之

外，在你裡面的「人性」也不容許，因為「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所

以，你只當量力而為，不要高言大志！ 

 

結語、這不是「中庸主義」 

 

總結上文，我們看到傳道者教我們「執緊一極，放鬆兩行」，就是只要最終的「目標」可以

去得到，中間的過程就不必死執著某一條「路線」，容許適度地兩邊左右搖擺。這種教導就

是我在引言中所說，信仰之中的「最高境界的實用主義」。 

 

但不要誤解傳道者說的這條路線是某種「中庸之道」。第一，它始終在動態搖擺著，不會成

為一條「凝固」的所謂「中間路終」。第二、它的本意絕非為兩頭討好，效忠上帝永遠才是

本心，不「得失人間」只是權宜行事。第三、到別無選擇，無可通融之際，「服從上帝，不

服從人」永遠是最高的原則，只是「生有時，死有時」，我們不能也不必一天到晚都想著殉

道而已。因為稍稍「苟且」，留「有用之身」，有時可能更加「實用」。 

 

傳道者的講法，或者叫你覺得「不三不四」，但這個人間本來就「不三不四」（上不著天，下

不到地），人性也是「不三不四」（既不是神，也不是獸），所以，只有這種「不三不四」的

信仰版本，才能夠對應真實的人間與人性，也才是真切可行的人間信仰。我再說一遍，這就

是信仰之中「最高境界的實用主義」。 


